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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所收四篇论文，涉及刊物评价、文体研究和作家研究三方面内容。其中阮丹丹文对

解放战争初期创刊的 《儿童知识》的办刊宗旨和实际意义进行的评价，从历史的深度对特定时期儿童报

刊的存在和发展条件进行客观且颇具深度的分析；杨宁的文章用历史的眼光观照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儿童歌

谣，并从历史风云的时代使命和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的传统根基两方面概括了苏区红色儿童歌谣的创作特

点；韩雄飞从符号、镜像、文化原型等视角对动物寓言的艺术特征理学的探讨，为陈旧的命题注入了新

意；而李志越对关于彭学军 “童年经验”对其创作影响的讨论，从整体上反映出作家创作特色与作家童

年经验的关系。

“为儿童”还是 “传知识”？

———论 《儿童知识》的历史处境和选择

阮丹丹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要：《儿童知识》作为一个儿童期刊，其中包含了许多爱国的、历史的、现实的 “知识”。受时代发展

背景的因素影响，儿童期刊应有的 “为儿童”让位于国家对于儿童的想象和形象塑造。细究 《儿童知

识》的历史语境，会发现 《儿童知识》在 “为儿童”还是 “传知识”之间做出的选择，是其在特殊的历

史处境中做出的历史选择。这既是对既有历史语境和时代斗争的一种被动回应，也是期刊明确表明自我

立场、对儿童塑造和文化建设责任的主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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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知识》作为一个儿童期刊，它发展于

解放战争时期 （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９年），并扎根于儿
童文学的蓬勃发展地上海。它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和

做出的历史选择，可以作为同时代儿童期刊的典型

代表。作为一个为儿童传递知识的儿童刊物，它要

考虑的不仅仅是 “儿童本位”思想，还有具体的

时代语境。在它为儿童所传递的知识的背后，隐含

着 “为儿童”还是 “传知识”的矛盾历史选择。



深入探讨刊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选择，为更好

地理解 《儿童知识》提供了别样的一个思考维度。

一、《儿童知识》的创刊、生存和发展

《儿童知识》是儿童书局出版发行的一个儿童

期刊，自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０日创刊至１９４９年４月终
刊。月出 １期，中间无间断地一共出了 ３４期①

（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是一共３３期，
１９４９年３月停刊）。创刊人是张一渠，他自己经常
用笔名徐晋发表作品。第 ５期起加入主编人陈鹤
琴；第７期起加入编辑人杨士鰓、钟珍和绘图人陈
江枫、丁琛；第１１期起编辑人改为严大椿和钟珍，
主编人除陈鹤琴外加入胡叔异，绘图人丁琛改为丁

深 （疑是原来有误）。其中第６期至第２５期还刊
载了丰子恺的漫画。期刊的主要栏目有 《图画知

识》《时事知识》 《诗歌》 《科学常识》 《公民故

事》《趣味故事》《历史故事》《成语图解》《竞走

游戏》《劳作》等，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

世界新闻、国家时政，小及生活常识、识字计算，

主要表现形式是图画，文字只是做相应的说明。

《儿童知识》得以创刊和发行主要得益于创刊

人张一渠。张一渠本人是一个颇具才学的书画家，

在创办儿童书局之前，曾于１９２９年担任上海泰东
书局经理。出于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他对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几家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
界书局进行了相关考察，发现各大书店仅仅注重编

印中小学教科书，而对儿童读物和小学教育的补充

教材缺乏重视。他由此意识到，办一家出版儿童读

物的专业书店，为全国的小学生提供优良读物，会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他于１９３０年与石芝
坤一起筹资３０００银元创办儿童书局。儿童书局的
出版物，以推进儿童教育为目的，注重出版适应儿

童阅读能力的书刊和研究儿童教育的书籍。《儿童

知识》的这一创刊宗旨，取得教育界陈鹤琴、陶

行知、周作人、董纯才、丰子恺、楼适夷等作家的

支持。［１］这为儿童书局的正常运转保证了稳定的稿

件来源。如周作人曾在儿童书局出版过 《儿童文

学小论》，并在序中写到： “十九年冬忽然接到张

君来信，说现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为儿童一切

用书，叫我给他帮忙。这事我是很愿意做的，因为

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２］由此可见，

创办人张一渠终其一生对于儿童出版事业的努力和

奉献，是 《儿童知识》得以创办和持续发展的极

大动力。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注重儿童教育和开启

民智的社会思潮为 《儿童知识》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了较大的空间。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 《儿童

知识》是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光明和黑

暗力量较量的战线之中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关键

时刻，儿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成为阶级较

量的主要焦点。正如第 ３４期的 《新中国的主人

翁》中写到的：“儿童儿童，天天上学，读书用功，

伸出双手，做工劳动，新中国的主人翁，手脑能并

用。”这里表现的就是当时国家对于儿童的期望。

进步势力和民间关注儿童教育的办报人士，都共同

关注着儿童教育的发展。他们希望将儿童培养成身

体健康、思想进步、热爱祖国、崇尚科学的新时代

儿童。因此，创办儿童刊物是除正式教育之外的一

个重要的教育途径，也是儿童刊物呈现持续兴盛之

势的重要原因。此外，报刊中有多处提到家庭对于

孩子教育的重视，这为儿童能够读到 《儿童知识》

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也为 《儿童知

识》赢得了稳定的读者市场。《儿童知识》为了保

证稳定的资金周转，必须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能被

广大家庭接受和喜爱的儿童刊物。

因创刊人张一渠的主观努力、注重儿童启蒙和

儿童教育的社会思潮、稳定的读者市场、刊物内容

丰富有趣、符合时代背景的自我宣传和经营策略等

多方面因素，才使 《儿童知识》得以创办并持续

发展。

二、《儿童知识》的 “知识”分析

对 《儿童知识》的整体知识框架和具体内容

进行分析，不禁思考 《儿童知识》想要传递给儿

童的 “知识”是怎样的，这些 “知识”的背后隐

蔽着怎样的意图和目的，这都是研究本期刊需要考

察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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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提及的具体报刊内容均是参考晚清、民国期刊全文库中的 《儿童知识》相关资料。



第一大类知识可以归纳为基于培养儿童价值观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知识。这类知识

的宣传旨在把儿童培养成一个有国家荣誉感、铭记

国家历史，具有基本的公民意识和良好思想品德的

国家小公民。其具体体现在：对抗战胜利的呼唤、

对日本罪行的控诉、对国家建设的信心和教育事业

发展的拥戴。如第２期 《上海的八一三》，以日历

的形式展现了从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６年之间的１０个８月
１３日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从全面抗战开始、
到上海沦为孤岛、再到日军在上海的种种恶行，直

至最后日本投降。对日本在上海犯下种种罪行的揭

露，就是让儿童铭记历史，心系国家荣辱的表现。

再如第５期的 《小孔杀敌人———忠勇为爱国之本》

讲述了小孔投效游击队，机智勇敢地与日本军搏

斗，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第二大类是拓展儿童视野、增强儿童动手能力

的常识类和操作类知识。具体体现在 《生活常识》

《动物常识》《地理常识》《卫生健康》《寓言》《成语

故事》等栏目的设置。如第４期的 《世界最大的

望远镜》和第１８期的 《全世界最大图书馆》，以

一种向儿童介绍世界之最的方式拓展他们的见识。

再如第２１期的 《灭火的方法》和第１６期的 《电

的应用》，向儿童介绍了各种生活常识和知识。除

此，还有剪贴手工和画图等关于儿童动手操作能力

的知识，如第１期的 《做一把椅子》和第２３期的
《自己来做沙滤器》。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儿童教

育中，有注重培养儿童动手操作能力的倾向。

第三大类是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表现当时国

家状况和人民生活现实的知识。一部分是对当时国

家面貌的展示。如第４期的时令诗歌 《菊花黄》，

“菊花黄！上下都为建国忙，建国怎比抗战易，任

何困难要担当，菊花从来不怕霜。菊花黄！我们为

了求学忙，智识技能学好了。人家不帮自家帮，菊

花独立占秋光。”这首诗歌展示了国家忙于建国，

虽困难重重，但是有勇于担当的积极心态。作为儿

童，他们也应该与国家一样，忙于自身建设，学习

知识和技能，以实现日后的独立和自强。还有一些

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再现，如刊物中多次提到的物

价上涨和人们生活拮据的现实。第２０期 《弟弟的

新装》， “太贵了，不买！更贵了！！不买！！开年

还要贵一倍！！！只得买了！！！弟弟的新装，爸爸的

薪水。”在第１９期的 《新年乐》中更是直呼 “新

年有个新希望，只望物价不再高，只望米价不再

跳”。

从以上对于 《儿童知识》中的 “知识”的归

纳分析，可以发现报刊中所传递的知识，绝非单纯

的文化知识普及，在这些知识的背后，隐藏着丰富

而驳杂的声音。《儿童知识》作为一个儿童启蒙期

刊，它必定要承担起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社会责

任。这就决定了 《儿童知识》中包含着许多爱国

主义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这不仅仅是 《儿童

知识》的编辑者们希望表达的声音，也是国家和

人民希望听到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全国人民都处于国家建设的大潮之中。国家和民族

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家后备力量的教

育和培养。于此，那些宣扬爱国主义的 “知识”

里传递的是国家和民族对儿童的一种想象的建构。

“儿童作为成人世界的 ‘他者’，其本位的身份不

过是成人世界对其文化的建构与想象。”［３］

《儿童知识》传递的许多知识并非仅仅是面向

儿童的，而是面向任何一个可能会看到此刊的广泛

读者群。何以见得呢？通过此刊的内容分析，可以

发现其中的许多知识是超出学前儿童和低年级儿童

的理解范围的，都是需要有成人辅导解释的。如第

１７期中的 《什么叫联合国》对于世界组织的介绍

以及第６期中的 《国民大会》对国家法律的制定

解释，显然都是儿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更像是一

个国民知识普及的读本。由此可见，此刊在部分

“知识”的传递上面，有超出普通儿童群体的范围

去主动拓宽阅读群体的倾向，同时可以折射出

《儿童知识》在假想读者对象上的游离。

《儿童知识》中如此广泛的知识，除了真正面

对低龄儿童的有趣故事、漫画、寓言、儿歌、游戏

等方面的内容，那些映射国家和社会现实状况的知

识是超出办刊宗旨范围的。作为一个儿童刊物，编

者不仅仅想给儿童传递各方面的知识，而且想借儿

童教育的方式承担起文学的社会干预作用。当

《儿童知识》中的一些儿童歌谣被口口相传的时

候，这些儿童知识就转化为一种传达人民心声的力

量。如上面所分析到的期刊中多次出现的对于物价

上涨的呼声， “只望物价不再高，只望米价不再

跳”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新年愿望出现的。设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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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作为一个学龄前或低年级儿童，他们的新年愿

望怎么会含有如此世俗化的成分。由此可见，编者

在期刊内容的把关上表现出借儿童之口表达广大民

众心声的意图。不仅如此，儿童报刊作为文化建设

的一个重要部分，儿童作为国家未来的重要发展力

量，这两者都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争夺对象。

在 《儿童知识》背后所隐藏的 “知识”之下，

需要考虑的是编者为何要将期刊中所传达的知识选

择为超出儿童理解范围的？是出于对 “儿童本位”

思想的忽略，还是别有意图和苦衷？这都需要有进

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三、“知识”背后所承载的历史选择

从 《儿童知识》的办刊宗旨 “增进儿童知识，

启发儿童思想”［４］看，该刊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儿童

传递各种知识以图达到启发童智的效果。作为一个

为儿童普及知识的刊物，应是以一种轻松的、有趣

的方式向儿童传递各方面知识的，作者和编辑对于

刊物内容的考量应该是适应儿童的审美趣味和接受

心理的。可是仔细分析刊物内容可发现，许多漫画

故事和文字说明都没有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儿童作

为知识的受体，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些被

隐藏的 “知识”与 “儿童本位”之间显然是矛盾

的。但是结合当时的办刊背景和社会现实以及刊物

运营等多重因素考虑，又会觉得这种矛盾的存在是

可以理解的。胡适提出的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

学”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儿童刊物的发展。《儿童知

识》作为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必然要受时代

发展背景的因素影响，期刊所呈现出来的局限同时

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避免的烙印。故，可以通过

对 《儿童知识》在特定时代面临的矛盾选择进行

分析，去理解 《儿童知识》所做的历史选择和呈

现给读者的知识。

首先，是 “为儿童”还是 “顺潮流”的矛盾。

从 “儿童的发现”过程，可以发现儿童群体的发

现主要是归因于儿童这一群体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形

态价值。在国家危亡和民族振兴之际，儿童的发

现、儿童的教育以至于儿童文学都上升到一个关乎

国家、民族未来的问题。“三年解放战争，是光明

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它在儿童文学领域也得到尖锐

的反映”［５］，革命的、进步的儿童文学都在国民党

反动派的迫害之列。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 “一方

面，加紧对进步书刊大搞查禁、迫害……另一方

面，千方百计争夺儿童读物阵地，控制出版机构，

对广大儿童施行法西斯愚民政策。”［５］儿童这一群

体已经成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争夺对象，儿童

的发现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举措问题上，战略之下

的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化的发展必定是以符合国家对

于儿童的想象而建构起来的。而 “儿童本位”思

想强调的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都应以符合儿童

心理发展特征和儿童情感需要为标准。这两者之间

必定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回归到本文的中心对象

《儿童知识》这一儿童期刊，结合上文对 《儿童知

识》的主要内容分析，可发现其对于儿童的知识

普及定位主要是重视知识和经验的教育，将儿童培

养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儿童。这正是 《儿童知

识》在单纯 “为儿童”与 “顺潮流”两者之间做

出的选择。

其次， 《儿童知识》面临着为儿童建构一个

“童话世界”还是 “把现实还给儿童”的矛盾。作

为一个为儿童传递知识的期刊，该刊对于知识的选

择是为儿童创造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还是让儿童

见识生活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个尖锐的思想矛盾斗

争，也是 《儿童知识》在特定时代语境之下面临

的选择。上海文艺界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发生过一场
“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论战。上海文艺界

的落后分子出于为统治阶级掩饰罪行的目的，提出

儿童文学不应暴露黑暗的主张，而中国儿童读物作

者协会为此举行一个笔谈会，最后论战的结果指

出：“儿童文学必须暴露当前政治所造成的贫穷、

黑暗，这是儿童文学写作者不可躲避的责任，但同

时必须向儿童大众指出一条奋斗的路 （集体的，

有正确领导的）以及光明的胜利的前景，勿使儿

童因为只看到目前的黑暗，看不到出路而悲哀，绝

望。”［６］１９４６年６月成立的 “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

会”（后改为 “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由

李楚材、陈伯吹发起，得到陶行知、陈鹤琴、仇

重、金近等十余人的支持。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

在筹备之初的集会上提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儿童

文学，提出了必须反映时代，指导儿童注意政治，

注意社会现状等主张。”［７］ “必须把血淋淋的现实

带还给孩子们，要跟政治和社会密切地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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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８］，这是联谊会在一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

的宝贵经验。以上种种资料表明，《儿童知识》在

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整个儿童刊物面临的时代

论争之下，它所做出的选择是顺应革命进步势力的

奋斗方向的。《儿童知识》中涉及的时事新闻、国

际形势、物价上涨等内容，都是让儿童认清现实生

活，将儿童培养成一个可以认清社会形势的社会

人。而不是在人民生活困苦的圈子里，用童话为儿

童塑造出一个脱离现实的美好世界。

此外，作为一个刊物， 《儿童知识》的创办、

编辑和出版等一系列环节，都需要考虑刊物运营等

现实因素。此前谈论到的刊物各种发展和定位，都

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即刊物可以正常地维持

运营。要确保 《儿童知识》的正常运营，就要求

期刊的内容不仅要赢得儿童的喜爱，还要得到父母

甚至是学校教育者的认可。故，从打开读者市场，

保证期刊的正常运营来看，期刊中刊载的那些超出

儿童理解范围的知识，可以理解为是迎合普通大众

读者口味的策略之一。当 《儿童知识》的内容不

仅仅局限于儿童阅读，而成为一个同样适合父母的

家庭读物，购买 《儿童知识》给家庭带来的经济

效益就得到了最大化。如第１８期的社会故事 《组

织小图书库》，姐弟俩想让爸爸再去购买课外读

物，但是爸爸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了，于是出主意

让校长组织大家把自己的读物拿到学校建立一个小

的图书馆，大家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共享图书资源。

这个故事表明，普通家庭已经处于没有闲钱购买课

外读物的窘迫之中。从 《儿童知识》发行的３４期
的内容来看，在第６期有过一次提醒读者续订的告
示，第２０期有一个八折优惠券的促销，可见报刊
在维持运营方面的确出现过一些压力。《儿童知

识》在读者对象上的游离和有意拓宽读者群体的

做法都是出于维持期刊运营的必要手段。

综上，可以看到 《儿童知识》在 “为儿童”

还是 “传知识”的选择定位上，倾向于后者。“为

儿童”本是一个儿童报刊的基本宗旨， “儿童本

位”是儿童报刊理应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在

《儿童知识》的历史语境之下，这些都让位于国家

对于儿童的想象和形象塑造。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

对于儿童读者的争夺，以及其中包含的各种斗争，

都使 《儿童知识》只能放弃儿童报刊本应有的单

纯的趣味性，而不得不传递各种爱国的、历史的、

现实的知识。这既是对既有的历史语境和时代斗争

的一种被动回应，也是报刊明确表明自我立场的主

动选择。

《儿童知识》所呈现的内容是办刊的宗旨和选

择的表现，以 “为儿童”为宗旨，却没有做到真

正的 “儿童本位”。在 “为儿童”还是 “传知识”

的选择上，《儿童知识》选择了 “后者”。这是与

当时的历史语境、报刊的运营等主客观因素紧密相

联的。一方面，刊物确保了应有的趣味性，也顺应

了注重儿童培养和教育的社会思潮，于儿童启蒙、

儿童教育有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时代语

境和矛盾斗争之下，《儿童知识》除了单纯地 “为

儿童”，还主动承担了作为社会文化建设主人翁的

时代责任，积极参与和响应进步势力对儿童文化事

业的建设，这是其没能做到真正 “为儿童”的深

刻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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